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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低調，還何需高調？
TUVE Hotel

在天后清風街一隅，有一間不起眼的酒店，很容易在第一次尋找它的時候錯過；

但當你找到了它，相信這裏會成為一個令你難忘的地方，就如設計師本人一樣。

約了林偉明早上九時在他位於荔枝角的辦公室見面，甫出電梯，便知道是這裏

了。門外一面大鐵牆與這座平凡的大廈形成了一大對比。林偉明坐在辦公室內，

靜待着門鈴響起一刻。

周六九時的辦公室特別安靜，林偉明說不上睡眼惺忪，但以往這個時間，他未

必會在這裏出現。他亮起了面前的屏幕，原來是準備了簡報。

林偉明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室內設計系，隨即加入一家英國建築設計公司，參

與香港國際機場及周邊基建項目，一待便是七年。他對其中細節未有多談，只

淡淡憶述項目完成後，自己面臨幾個抉擇─在香港另覓設計公司、到海外闖

蕩幾年，抑或趁年輕試試獨立創業的可能？「其實當時的選擇並不算艱難。香

港剛回歸，很多事情都像有新的可能性。我心裏想，與其再花時間替別人打拼，

不如趁這個契機，自己試一試。」

林偉明選擇創業，他於 1999 年成立了設計集人（Design Systems），「創業不

難，尤其只有一個人時，接兩單生意就足夠。」不過俗話說，創業容易守業難，「難

在維持。」林偉明把話說得不緩不急，「頭十年我們基本上都是做商業項目，但

十年過去，我腦海中產生了疑惑，感覺這樣下去好像不行。」不行的意思是甚麼？

「很辛苦。比如同一時間做五間舖，而辛苦之處在於不知道這是為了甚麼。」

林偉明經常和同事聊天，與其說聊天，不如說他作為一個上司，希望能與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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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酒店入口走廊設計構思圖。酒店沒有華

麗大堂，只有一條窄的曲尺形走廊。設

計着眼營造氣氛，省略裝飾，只剩下幾

何、物料紋理和對光的運用。

2	 酒店正門的設計以精簡為主。

3	 在酒店入口的大門處，空間被簡化成只

有牆和地面，光從地面向上照，而不是

常見的從上而下。由推開大門開始，已

進入了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4	 簡約利落的巨型水泥立方前台後，是帶

有點點星光的天花與牆身，恍如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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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長；就連公司的項目，他都並非唯一的決策者，「我不以自己的名字為

公司命名，就是不想太個人化。」他笑言甚至公司名稱都不是他的構思，「我

經常跟他們說，我很想他們在走出這個門口時，能拿走一些東西，也希望他們

想想自己真正喜歡的是甚麼。」

林偉明決定放下商業空間的項目，尋找其他可能性。在數年前的某天，有人拿

着一張照片去到他的辦公室。照片是丹麥攝影師 Kim Høltermand 在瑞典拍下的

一個湖，名為 TUVE。似真非真的湖泊上飄着淡霧，帶着一種靜默的朦朧美。「我

們想將一幢樓宇改建為一幢中小型酒店。」林偉明靜靜聽着來者訴說對這張照

片的感受。

「你知道藝術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嗎？」林偉明忽然問。原來，有一次林偉明去

法國出差，跟愛馬仕的創意總監 Pierre Hardy 見面，當時他正在幫愛馬仕做櫥窗

設計，「第一次見面，我以為去跟他聊生意，誰知道他第一句就問我剛才的問題。

我當然說不知道。」於是，Pierre 由原始人時代說起，「在我們還長有很多毛的

年代，早上要打獵，晚上要爬到樹上睡覺。有一天，這群人在結束那天的打獵後，

順帶上山欣賞日落。你就是在這個時候，懂得了欣賞美，藝術就開始了。」

林偉明走到清風街，看着街上少許雜亂的地道風景，想起了 Pierre 說的話。他

隨即思索：酒店的意義與本質究竟是什麼？翻開字典，看到的定義是「為旅客

提供居住的地方」。

而他自己的理解也很簡單——既是安頓，也是冒險。但酒店卻剛好相反，若按

林偉明所說的：酒店的本質是睡覺和冒險，那該怎麼呈現？林偉明直言：「一

種未曾有過的體驗而帶來的驚喜。」

酒店名為 TUVE，不僅與瑞典的一個湖有着相同名稱，就連氣氛也有絲絲相似的

感覺。酒店破天荒將招牌低調呈現，若不仔細尋找，基本看不見，因為招牌有

可能就在腳下，對此，林偉明說：「沒有招牌就是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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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登記大堂設計構思圖中，只繪有一張登記枱和兩張小長

凳。因為不想跟客人隔着櫃枱溝通，因此繪下跟客人並肩圍

在櫃檯角落對話的畫面，顯示這裏注重人和人的關係。

2	 房內的淋浴室。房間作為旅程的終點，氣氛應該平靜、舒

服，因此光的運用比公共空間柔和，紋理也變纖細了，這是

設計師對「好好休息」的理解。

3	 如水墨般紋理的牆身帶來強烈的視覺效果。洗手間內的黃銅

飾面，其常用部份會因為經常觸摸而被打磨得光潔如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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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大鐵門，暗暗的燈光從地面散出，穿過曲尺形的走廊，空間簡化得只剩下

物料紋理與光影，而幽暗的環境讓人錯以為在玩密室逃脫。酒店登記大堂設於

一樓，沒有豪華的裝修，只有一張巨大的登記枱，因為這裏並不是住客逗留最

久的地方。來到房間門口，推開房門之際，忽感柳暗花明，簡約和明亮的空間

產生了強烈對比。房間裏就連傢具和櫃子都貫徹「隱若、揭開」的理念，面對

眼前一個正方形的盒子，唯有在你選擇打開的時候，才會知道內裏裝載的是何

種傢具。甫入浴室，又是另一種感覺，如水墨般的石牆和一面黃銅飾面鏡子，

視覺效果強烈，「浴室不是逗留最久的地方，所以強烈一些也無妨。」

從色調、設計到空間所營造的氛圍，TUVE Hotel 就如 Kim Høltermand 相片中

那似幻非幻的湖般，朦朧中帶着神秘與詩意，讓人不禁走近探索。看似簡化的

元素和設計，實質是林偉明濃縮和提煉下的結果，而那些驟眼讓人不為意的質

感，只要細細感受，便會慢慢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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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會向你走來 
H Queen's

步入林偉而的辦公室，不像是走進一個建築師的辦公地，該怎麼形容好呢？大

大小小的畫作、密密麻麻的雕塑依牆而立……其實這麼說也客氣了，應該說凡

有平面的地方，都被這些大小藏品佔據了，唯剩下一條必走的路。

他的辦公桌在入門處右手邊，不是一個最顯眼的位置，桌上放着一幅未完成的

畫和一個顏料盤，上面還有半乾的顏料，工作的電腦已經被擠到辦公桌的最角

落處，存在感甚低。至於從門口直望的那面大白牆，他留給了香港藝術家劉彥

韜的油畫作品《Abandoned》（2014），畫中有一個紅色的韆鞦靜靜地安置於

一片空地中，說不出是哪裏的空地，只是靜謐中還帶着一種莫名的憂鬱。

看着眼前琳琅滿目的大小玩意，林偉而卻說，「黃竹坑的工作室才叫擺滿藏品。」

聽完眉毛都忍不住稍稍上揚，心想原來眼前只是冰山一角，「遲一些還想將公

司搬入黃竹坑，那裏沒有城市那麼緊張。」

林偉而和太太林梅若梅從千禧年代初起，開始將目光放在當代藝術作品上，多

年來，蒐集了九十多件藏品，命名為「Living Collection」，當中不乏香港藝術

家的作品，記錄了香港當代藝術發展的軌跡，並在 M ＋博物館開幕之際，捐出

了九十件藏品。

俄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切尼雪夫斯基說過，「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夫妻

倆的收藏之路就是始於旅行時購買的一些小物件，這些物件就好像儲存了那段

旅行的一些回憶與心情，繼而衍生至後來的「Living Collection」。他們對於藝

術及收藏的理解就如其名，「源於生活」。林偉而不僅愛收藏，近年還開始將

注意力放在創作上，就算是他的正職—建築，也不想離開「藝術」二字，當

中不得不提於 2018 年落成的 H Qu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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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 Queen's 的幕牆利用

三層 Low-E 極清玻璃

阻擋紫外光，玻璃亦加

上白色的「frits」，令

光線在室內更顯明亮，

色溫近乎陽光，有利藝

術品陳列。

2	 頂層加入了大型陽台，

餐廳可以完全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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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樓高二十四層、外形如透明玻璃盒子的建築物坐落於熙來攘往、縱橫交錯

的皇后大道中與士丹利街交界，簡約和現代化的建築風格散發着屬於中環的氣

質。若然說在高樓林立的中環，最不缺的就是又一座高樓，那麼 H Queen's 又
該以何種姿態存在？

走進 H Queen's，只見電梯樓層標示着卓納畫廊、豪瑟沃斯畫廊、白石畫廊、

佩斯畫廊等來自世界各地的畫廊，年中舉辦多場國際級的藝術家展覽。這座以

「直立式藝術空間」自居的建築物於世界各地並不常見，它得以成為畫廊的集

中地，與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甚至近年成為全球三大藝術市場的角色，以及

城市密度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2013 年，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收購了香港國際藝術展（ART HK），同年

更命名為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HK），在沒有疫情的影響下，幾乎年度

一次在會展舉辦一連數天的藝博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畫廊、藝術家、藏家及

藝術愛好者到來，好不熱鬧。一直關注藝術收藏的林偉而，察覺到巴塞爾藝術

展的到來對本地藝術生態圈，甚至對香港藝術家的影響，以及香港藝術市場的

轉變，因而在腦海中萌生了這個大膽的想法。

H Queen's 原本是一棟舊商業大廈，於 2013 年被恆基地產收購，最初的想法只

是在這個擁有眾多寫字樓的地方再興建一棟「寫字樓」。林偉而談及中環，他

只覺非常商業，「而且周末未必會去，再者就是，中環最不缺的就是寫字樓。」

中環除了商業大樓，其實也是不少畫廊的據點，只是散落於不同地方；有些在

畢打行，有些在荷李活道，有些則於商業大廈內，「但一到周末，大部份商廈

都會落閘，讓逛畫廊的人有種偷偷溜進大廈的感覺，有種說不出的隔閡。」因此，

在整個構思及設計過程中，除了外形，林偉而更着重它能做甚麼，帶來甚麼。「建

築師作為一個服務行業，除了滿足客戶，其實有時也可以主動走多一步，就像

這個原本很普通的地盤，如何讓它變得有趣一些？」

離 H Queen's 不遠的畢打行，也匯集了數間畫廊，但兩者還是有一定的區別。

林偉而直言，「畢打行的本質不是為畫廊而設，所以放置大型藝術品時會有所

不便。」吸收了這個經驗，H Queen's 在設計上，留有高樓底的空間，設有

高空吊臂的運輸裝置及開合幕牆，方便畫廊運輸及放置大型藝術作品。與此同

時，建築選用了玻璃幕牆，在和煦的陽光底下，室內的空間變得十分開揚，

成為一個真正為畫廊而設的空間。晚間以 LED 燈把樓層照亮，從遠方望去，H 

Queen's 與附近的建築產生強烈對比。

甫出位於不同樓層的畫廊，還可感受到出自不同設計師之手的空間體驗，如卓

納畫廊和豪瑟沃斯畫廊的空間就出自美國建築師 Annabelle Selldorf 之手；佩斯

畫廊則邀請了意大利建築師 Enrico Benetti 與 Dominic Kozerski；而白石畫廊由

日本建築師隈研吾操刀：「讓大家去到 H Queen's 不單是看藝術品，也能看到

很好的設計。」

建築師與藝術家一樣，都有能力創作雷聲大的作品，而且在這個「十五分鐘就

能成名」的年代，要引起話題並不是難事，但 H Queen's 偏不走標奇立異的設

計路線，反而安靜聳立於熙熙攘攘的中環一隅。「一個好的建築可以影響和提

升周邊環境，甚至有所貢獻。」林偉而直言，他很抗拒與周邊環境沒有關係的

建築，更害怕故弄玄虛的設計。


